葉翠玉　中二勤  一個令人欣賞的清道夫 

　　還有七分鐘，顯示牌上的時鐘殘酷地指著七時十七分，絲毫不差。天曉得為何我們要在這般早的時間糊里糊塗起了床，刷了牙，換上校服，便得趕著出門上學？難道它不知道上學的辛苦嗎？沉悶的課堂以及繁多的功課，壓根兒也找不出任何趣味，緊皺著眉頭的我看著輕鐵站上其他等侯列車的人，彷如照著鏡子。

　　忽然，有一個人影攝進我的眼眶裡。她戴著一頂破爛而骯髒的草帽，白衣上披了一件亮橙色的背心，低著頭默默地把我腳前的垃圾一下子推進灰色的鏟子裡。不知怎地，她緊緊吸引著我的眼球，注視著她專心工作的模樣。她兩鬢旁已經發白的髮絲從草帽的細縫溜了出來，額頭間不斷流著豆大的汗珠，汗珠不斷從髮絲流過，有些則從她的臉頰旁一直滑落到衣領上，但她卻沒哼出半句的怨言。

　　有一列輕鐵到來了，乘客爭先恐後擠到車廂裡，深恐找不出一個好位子能讓自己坐下來好好休息一會。她本打算轉身，打掃另一邊的垃圾，不料，卻被一位一手提著公事包，一手則拿著一塊麵包匆忙地奔跑著，想以飛快速度追上輕鐵的男人撞到。
　　那男人被絆倒後，稍微減慢了步速，並回頭看了她一眼，隨即又回復剛才的步速，往輕鐵奔去。幸運地，他終究趕上，可他身後的少年可倒楣了，輕鐵擠得連讓他站的位置也沒有。「等下一列車子吧！嫌它還不夠擠嗎？」站在門旁的婦人喊道，隨後立刻向她的丈夫埋怨。我把目光移到時鐘上，剛才的我也在埋怨，我不自覺地瞥了她一眼，只見她抿一下唇，用手捏一捏被撞的肩膀，忍一忍疼痛，立刻報上一個淺淺的微笑，向身旁的工作人員道：「沒事，沒傷得著我。」隨即繼續埋頭工作。

　　不知不覺，她的鏟子已是滿滿的垃圾，她看了一眼過後，用她那骨瘦如柴的手把鏟子提起，將垃圾統統倒進垃圾袋裡，再把垃圾桶的蓋子拿出，抽出垃圾袋，緩緩彎下身子，綁好袋子的結，再把它揹到稍微有點駝背的背上，蹣跚地走著。我那一列車子到站了，只得上車。「小心點，慢慢走。」她輕輕地向準備上車的孕婦道。

　　快要關上車門之際，身旁的男孩突然一口氣喝光了飲料扔出車外。她本來已走遠，回頭看到地上的垃圾，連忙折返，把它撿起才離開。在我的耳內只有埋怨的聲音，我卻說不出口。我們只是需要很早起床，但還有一個短暫的車程可作休息；她比我們更早起床，更早開始工作。但是，先出言埋怨的人怎麼不是她，而是我們？

　　看著她單薄的身影，我再沒埋怨，更不敢隨便作聲。
